
旅行的路上总是习惯
带上几本书。这本张大春
的《见字如来》是有一年在
台北松山机场候机时买
的。这是一本用解构的方
法讲汉字的书，一字一章，不仅讲字的来
源，也讲字在今世的现实处境，隐隐约约
能窥到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这样的书
还有一种好处，翻到哪里是哪里，读起来
没压力。
起飞了，随手一翻便是解读“旅”字

的这篇。“旅”的原来字形是一面大旗下
的两个行军的小兵，步调一致向前进
发。仔细想来，虽是饱含着目的和情怀，
但也隐约有某种被责任裹挟着的意味。
“旅怀日不同，客梦翻相似”。抬头看一
下周围同机的形形色色的旅客，多多少
少都有那旗下小兵的影子：
商务舱靠走道的那个跨国企业高管

看样子是结束了繁忙的行程回家，但自
上了飞机就一直在电脑上，他的旅行一
定是被工作的责任裹挟着。攀缘行商是
为“旅”，身在异乡谓之“客”，古今中外，

凡是做生意总是和漂泊
行走分不开的。
窗边的那个小女生，

从装束看起来像是个老
练的旅行家，一直看着窗

外的夕阳和晚霞。在她的眼里，旅行应
该是个极浪漫的词。“清晖能娱人，游子
憺忘归”，多么无牵无挂。她的旅行或许
是被她周游世界的年少梦想裹挟着。
航班上还总是会碰到团队的旅客，

航空公司总是把他们安排在后舱。以
往，不论是飞哪里的航班，后排往往会有
一群来自国内的旅游团，大妈们带着无
数免税店的包裹上飞机，聚成一堆，欢笑
一路。她们的旅行也被使命裹挟，不全
是为了在亲朋好友间打卡炫耀，也是勉
力为将来老去的一天留下些美好回忆。
今天这班飞机上后排的团队非同凡

响，二十几个英国的球迷来欧陆跟着自
己的球队征战。他们穿着整齐的球衣，
扯着嗓子唱着队歌，一群人喝光了飞机
上的所有啤酒存粮。裹挟着他们的使命
感倒是更符合“旅”字的含义演变：从漂
泊的个体到齐聚的军队。我心里一边赞
赏着他们的团队精神，羡慕着他们的自
由欢乐，一边默默祈祷着“别闯祸，别闯
祸，至少别在飞机降落前……”
翻开另一页，赫然是一句台式冷幽

默：“旅行最严重的后果是回不了家”。
在我即将飞满二十万英里的时候，这样
的一句话无疑是有些杀伤力的……
为什么旅行会这么有魔力？看到过

这样一种解释：凡是越高级的艺术，
“限制”就越少，就像音乐、绘画和诗
歌。旅行也是一样，在我们熟悉的环境
里，周围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功能性的含
义，你知道哪条公交线路通向哪里，哪
个餐馆做什么菜。而当你到一个陌生的
地方，你不知道这条路通向何方，见的
下一个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旅行的
审美就是消除了“限制”后的遐想。
就这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

世界有着唐吉诃德般的向往。这些是理
想，也是枷锁。浮生如旅，当孜孜以
求，可惜没有解药。

汪演滨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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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竞天择中脱颖而出的
人类，天生保留了竞技的本
性。足球如此，世界杯让多少
人如痴如醉；诗词也是如此。
古往今来，联诗、飞花令、曲水
流觞……各种诗词比赛，玩法
层出不穷，人们乐此不疲。竞
技让诗词更显活力。2016年
央视创办的中国诗词大会，不
间断地持续了七届，在后工业
时代重燃了赛诗的激情。从那
以后，各种诗词比赛风起云涌，
极大推动了社会面的诗词学习
和传播。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参

加比赛？常有人问，我这水平
可以参赛吗？我家孩子可以参
赛吗？各种比赛不能一概而
论，能达到同龄人平均储备量，
我觉得就可以一试，不必把标

准设得过
高，当然

也不要期待值过高。重在参
与，参与让参与者成长。
背一首容易，背几百首不

容易，记住几百首更不容
易。学习诗词的渠道很多，课
内课外、家内家外、书内书
外……喜欢的，已经背诵
的，无论来自于哪个地方，
都抄在一个本子上，是最
好的办法。家长也可以整
理成册，打印出来，成为孩子自
己独特的诗词选集。诗词选集
千千万，这是自己的选集。随
时翻、随手翻，都是复习。参赛
之前，不要背诵新的诗词，复习
自己的选集，最省时、最高效。
各类诗词或古诗文比赛，

必要的诗文常识都不可少。比
如，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第
一位大诗人屈原，田园诗派和
其创始人陶渊明，山水诗派和
其创始人谢灵运，边塞派和其

代表诗人，“诗仙”李白，“诗圣”
杜甫，“诗王”白居易，“诗家天
子”王昌龄，初唐四杰，盛唐之
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宋词
的豪放派和婉约派……这些对

文学史来说，都是基础的知识，
在有一定的诗词储备量的情况
下，再看一本书，有人指导一
下，不难。关键是要体会，把这
些知识与已经背诵的诗词对上
号。
赛前的针对性积累和训练

也是必要的。比如飞花令，初
级的比赛无非那些关键词：风、
花、雪、月、春、夏、秋、冬、江、
河、湖、海、山、水、云、雨、人、
鸟、日、夜、红、白、黄、黑……比

赛第一轮大多都在这些常见字
展开。难度高一点，比如双字
飞花令，“春+花”“秋+月”“风+

雨”，或者“一个颜色加一个植
物”之类，如“红杏枝头春意
闹”，就是“红+杏”。这些
飞花令都可以提前整理出
来。一般的比赛，每个关
键词准备二十来句诗词就
足够了。我有一次当评

委，选手就凭一首《春江花月
夜》赢得了飞花令。还有一次，
一个小女生，凭林黛玉《葬花
词》力压群芳。
中国诗词大会历时七届，

上海选手三次摘得冠军。这得
益于上海教育对古典诗词的高
度重视，得益于上海选手的综
合素养。上海的青少年诗词底
蕴丰厚，学得好，记得住，说得
快，尤其是在海纳百川的浸润
下，知识面广、反应迅速、临场

不怯。不
怯场，源
于各种活
动的多参与。上海组织的各种赛
事，也非常有特色。比如浦东科
普诗词大会，国内唯一的“诗词+

科普”诗文盛会，全网都可以参
加。“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
绿如蓝”，唐代长江清澈水质造就
的美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
桃花始盛开”，海拔和气温的关
系；“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玉门关”，玉门关是季风区与非季
风区的分界线……这些知识别开
生面，让大家对诗词的感受焕然
一新。
最后要说，学习诗词、积累诗

词是全家的事情。我还没有看到，
没有家长的热爱和坚持，仅凭孩
子一人就成为诗词达人的先例。
这就是我和上海江东书院倡导的
“全家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韩可胜

学习诗词是全家的事情

提起我们舞校首任校长李慕琳，我
心中的崇敬之意油然生起。李校长是
1945年9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
音后的第一位国语播音员。1959年，中
共上海市委派李慕琳主持筹建上海历
史上第一所专门培养芭蕾舞与民族舞
艺术人才的教育基地——上海市舞蹈
学校。1960年6月3日，李慕琳被任命
为该校首任校长。
民族芭蕾舞剧的经典作品《白毛

女》，就是1964年在李校长的领导下，成
立了由编导胡蓉蓉和作曲严金萱二位
副校长等组成的创作小组。她们和全
校师生一起完成了从歌剧《白毛女》到

芭蕾舞剧的改编。从剧情到音乐再到编舞，拟定出“边
实践，边演出，边修改，边提高”的总体方案。经过4个
多月的创作、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的雏形小型芭蕾
舞剧在当年5月“上海之春”文艺汇演中演出。通过芭
蕾舞演绎富有浓郁民族特色舞剧情节的崭新尝试，引
起了观众强烈的反响与共鸣。大型民族芭蕾舞剧《白
毛女》迄今已流传半个多世纪，它既运用了西方芭蕾的
语汇，又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舞、戏曲、武术等元素。音
乐上采用了管弦乐与民族器乐结合的形式并加上了伴
唱，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一切
都与李慕琳、严金萱曾在延安生活战斗过有关。
我记得，李校长常到业务教室看学生专业课和排

练。李校长本是党务工作者，不是专业人士，但她如饥
似渴向专业老师们学习，
她一丝不苟、勤勤恳恳、兢
兢业业，从而能精准把脉
专业教学，这是舞校老师
们对李校长的普遍认可。
她是一位称职的校长。有
一次，我在上文化课时，李
校长从教室后门悄无声息
地坐在了最后一排听课，
她微笑着示意我继续讲
课。校长的关心使我感
动，讲课也更有劲了。下课
后，学生们兴奋地围着李校
长亲切交谈，学生们都叫她
李奶奶，那场面好亲热啊！
李校长虽然离我们而去，
但她终身遵循的延安精神
我们将永远铭记，世代传承！

吉

锋

从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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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土豆花 (剪纸) 奚小琴 作

最近，新发现两
张老照片，很不容易！
这两张照片的拍

摄时间在 87年前，
即1935年，五卅运

动十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在上海闸
北五卅运动纪念碑前，有一群纪念
者的合影。他们是谁？当纪实电视
片的编导晓霞让我辨认，我一眼认
出其中有我的父亲孔另境。很意
外！这张保存了87年的老照片是
从哪里来的？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
的合影，在我收藏的父亲影集里，
从没有这两张照片。
这里一定有故事，有封存的历

史！果然，晓霞说，他们是早年上
海大学的校友，这合影是从浦东周
大根烈士的后代家里拿出来的，他
们家没有一张周大根的照片，期待
确认在合影里是哪一位。你指认的
孔另境，他们一度以为是周大根
呢！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很难想

象，这么多年来他们连先辈周大根
长什么样也不知道啊？
周大根是谁呀？我马上想到父

亲的文集里好像提到过这个名字。
于是拿出他的散文集《庸园新集》
翻找。确实，父亲在1938年12月
29日发表在《文汇报 · 世纪风》
上有一篇《一个战士之死》。我在
页下注，原题：悼周君之死并念郭
君。已经忘记了，当初编书时为什
么把题目改了？其实，父亲的这篇
文章的内容就是悼周君之死并念郭
君。周君即周大根，而郭君则是郭
毅君。父亲与他们熟识。
照片中的其他人我不认识。被

告知，在合影里坐在第一排中间穿
浅色长衫的是林钧。我知道林钧，

父亲生前经常用钦佩的口吻说到
他。我在写《孔另境传》的时候，寻
访了有关他的事迹写入书中了。他
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里有名的老大
哥，组织能力强，口才极好，还是学
校的学生会主席。孤岛时期，上海
大学校友会组办了一所“华华中

学”，林钧任校长，孔另境是教导主
任。他们之间有不少交集。照片
里，他右边坐着两位年轻人。
当我指认其中一位是孔另境，

编导说：“那么，余下一位应该是周
大根了。”喜乎？悲乎？近百年了，
岁月有痕，小辈终于知道先人的长
相。一阵叹息……我赶紧把这篇
《一个战士之死》传给摄制组，希望
周大根的后代看到。
上海抗战爆发之后，父亲在

1938年12月写下这篇悼文，这是在
紧急状况下的情感喷发。他说：突
然“消息飞来，一位战士死了！”在猝
不及防之中。“死对于战士，是一种
愿望，是一个目的，只有死，才能证
明他确实是一位战士……对于死
者，周君，这次，却是十足证明他是
一位战士了。”“周君的死虽不用我
悲哀，但使我十分可惜!可惜一位即
使是并不熟悉的战士的死去，也会
超越对于一位知心好友的死亡，因
为这损失不仅是他的家属和朋友
们，而且是国家和民族的!”
父亲了解事件发生的经过：“周

君为浦东土著,自沪战西移，他即偕
郭君返乡，结集青年志士，同组武装

部队，既以护乡，又以抗敌，辗转数
月，迄无他故，因地处偏僻，未为敌
人注意。此次浦东战事发生，该处
初尚平安，然周君知敌人决不会放
过这地段，已命部众严阵以待。果
然，于月之十六日，敌人六百，携重
兵器分数路向周君防地进袭，周君
部众仅二百余人，与敌人较量，众寡
悬殊，但情势紧迫，非抵抗即被歼
灭，乃奋勇率众出击，不意一战之
下，即使包围，处此存亡一线的时
候，周君乃率众夺围，敌人亦并力进
攻，小钢炮与重机枪的子弹，火网虽
密，终被突围而出，而周君与其同志
八十余人，却终于此冲杀中殉难
了。”父亲称颂其“死得伟大”！周大
根的孙子亚男第一次读到这个情
节，泪水奔涌……
父亲还说：“抗战以来，死者众

矣，即以我熟悉的人而言，或被残
杀，或受流弹，也不胜枚举，每一念
及，辄觉悼惜!今更增周君之死，使
后死者如我们，愈觉敌忾同仇之深，
敌人虽残暴，亦必无法抵抗此四万
万五千万个‘心的长城’吧！”
这是一篇为周大根烈士作的传

记，也是一篇上海抗战时期浦东游
击队的战时报道，当即刊登在《文汇
报 ·世纪风》上。这是有影响的一次
战斗，牺牲了这么多兄弟，更激发了
民众的决心，残暴的敌人是无法抵
抗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个心的长
城”的！不久，父亲由新四军联络员
的指引，潜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用
他的行动共同筑起“心的长城”。
值得欣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

在浦东南汇建有以周大根（字秋萍）
命名的秋萍小学（即现在的上海市
秋萍学校），以纪念抗敌英雄。让我
们记住这位牺牲在浦东的烈士。

孔海珠

——新发现两张特殊的老照片

岁月有痕

秋日一个极寻常的晚
间。老两口在餐厅吃过
饭，我坐在起居室长沙发
前的地板上。自从坐骨神
经痛恶化，便舍弃太软的
沙发。没开灯，兀自发呆，
下一步，是在电脑上读纪
德随笔集《地粮》，或者看
一部“网飞”新推出的电
影。就在这一刻，瞥了一
眼灯光明亮的厨房。老妻
系着围裙，在洗碗槽前洗
碗。平常不过的侧影，却
触动我一根并不灵敏的心
弦，浑身微颤，眼睛一热。
我的妻子在洗碗槽前

站了多少年？去国之前的
岁月不算，
在异乡，足
足 四 十 二
年！洗碗，
向来是妻子

的专业。她不让
别人代劳，理由是
洗不干净，且放的
不是地方。她已
洗得出神入化。

完工以后，厨房所有器具
归位，煤气炉的不锈钢面
雪亮，操作台无一星水
渍。一眼望去，那齐整、光
洁，教人舒心。不止一个
到访的朋友夸赞过。儿女
上小学那几年算是例外，
我坚持要孩子学做家务。
先是儿子然后是女儿，晚
饭后乖乖地洗碗。当妈的
不放心，在旁监视加指
导。儿子烦了，有意或无
意摔破一两只，让她心疼。
厨房是她的领地，在

里面，她从来不会闲得发
慌。饭前，她会把食材一
样样摆好，时间到了便开
锅。饭后，所有剩菜放进
玻璃器皿，用塑料纸盖
好。电冰箱里，肉、菜、调
味料，整整齐齐。且讲究
时间先后。活都干完，就

和炊具过不去。用了二三
十年的钢精锅，底部被烧
黑，该是理所当然吧？她
不能容忍，舍不得扔掉，非
要用钢丝刷把它擦到如明
镜一般不肯睡。好几次，
我拿起她昨夜擦到凌晨两
点的钢精锅，锅底朝天，仔
细看。她问看什么。我
说，看穿了几个洞。当然，
遭到她的白眼。
我从不洗碗，一如从

来不洗衣服。尤其是后者，
结婚近50年，这纪录极少
被打破。除了刚到异国那
几年，租房子住，屋内没洗
衣机和干衣机，我休息时
把全家的脏衣服拿到自助
洗衣店去。我这么说，并非
炫耀，是妻子不让我干。此
等善举不须拔高，她不是
牺牲自我，以成全丈夫什

么了不得的胜业。到如今，
我年纪一大把而无所成，
就是明证。她是出于主妇
的责任感，把该干的都干
好。说有洁癖也行。
今晚却深深感动，为

了幸运的姻缘。我的妻
子，就这般，操持这个家近
半个世纪。不变的是勤
谨、体贴、大度。人问婚姻
长久的秘诀是什么？我会
毫不犹豫地宣告：像我的
妻子一样，把亲人放在比
自己重要的位置，而丈夫，
是摆在最前的。
我对着她的侧影，眼

角湿润。幸福是无声的，
一如润物的春雨。水声、
碗碟发出的微响，有如天
籁。此地大旱经年，节约
用水是居民的重责。她把
洗过碗的水用大桶储着，

提到后院，浇她种的白菜
和青葱。注了水，加了洗
洁精的水槽是妆镜，照着
她逐日地老去。手指蜷曲
了，据说是类风湿。从纪
德的《地粮》读到，一种“无
上的幸福”是：“只需看到
我自己的拳头在桌上。”弄
不懂这福来自拳头向下捶
还是向上挥？借来一用不
妨：我在家的无上的幸福，
是看到妻子的手在洗碗槽
里。
老妻七十岁生日那

天，儿女和配偶、孙儿女都
来家里吃饭。我对已入中
年的孩子说：今天，不用妈
妈洗碗了吧？儿子没回
答，径直把桌上的脏碗碟
收拾好，和妹妹一起，在洗
碗槽前忙起来。水声哗哗
夹着满室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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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碗槽前的侧影


